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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論顧、江、段的古韻研究

趙　 彤

　 　 【摘　 要】顧炎武離析《唐韻》，建立了第一個科學意義上的
古韻系統，但是由於没有擺脱韻緩説的影響，他所分的十部還不

是嚴格意義上的韻部。江永徹底摒棄韻緩説，明確了韻部的概

念，是古音學之一變。但是由於未能脱離今音的局限，江永的

分部也未能至善。段玉裁突破今音的束縛，是古音學之又一

巨變。

【關鍵詞】古韻　 顧炎武　 江永　 段玉裁　 音讀

一、引　 　 言

通常談到傳統古音學主要集中在分部問題上，對音讀問題涉及得較

少，其實古音研究正是從對音讀的關注開始的。吴棫著《韻補》，意在補充

《集韻》未收的不同於今音的古讀。陳第著《毛詩古音考》，目的也是注明

《詩經》韻字中不同於今音的古讀。清代學者劃分古韻韻部，也並非只是劃

分抽象的類别，而是一直關心音讀的問題。正如王力先生所説的，他們“都

是心裏大致地猜定某韻古讀某音，然後定下古韻的部居來的”①。所以音讀

問題是貫穿古音學史的一條重要線索。

① 王力《漢語音韻學》，《王力文集》第四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３４５頁。



二、顧炎武的古韻研究

顧炎武將古韻分爲十部，並在《詩本音》《易音》和《唐韻正》中注明了

古讀。顧氏是古非今，認爲今音與古音不同是今音發生了訛變。《詩本音》

和《易音》意在説明押韻，古今音同的就只注《廣韻》韻目，古今音異的則注

明古音。《唐韻正》意在以古韻正《唐韻》，所以主要注古今音異的。

顧氏認爲今音訛變的包括三種情況：一、全韻皆訛的，包括江韻和侯

韻（舉平賅上去）。顧氏改江從東，改侯從模。二、一韻之中部分訛誤的，

包括支、尤、庚、麻等，即顧氏離析的韻。顧氏改支之半從歌，改尤之半從

之，改庚之半從陽，改麻之半從魚。三、一韻之中個别字訛誤。如東韻“弓

雄熊”等字當入第九部，“風楓”等字當入第十部。

除了以上三種情況之外，就是顧氏認爲古今音同的，但是從他的注音

和一些論述來看，其中有的韻部中包含不止一種讀音。

（一） 第二部的讀音
顧氏第二部包括《廣韻》支（半）、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尤（半）等

韻。從注音來看，佳、皆、咍與支、脂、之、微等不同音。

　 　 參差荇菜，左右采（十五海）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古音以）之。（《周
南·關雎》四章）

終風且霾（十四皆），惠然肯來（十六咍）。莫往莫來（見上），悠悠我思

（七之）。（《邶風·終風》二章）

第二部中的尤韻字（如“友”字）需要注古音，而佳、皆、咍等韻的字（如

“采霾來”）則只注《廣韻》韻目，説明顧氏認爲後者古今音同，古人韻緩，可

以通用。《唐韻正》咍韻注引毛先舒説：“《唐韻》之佳灰即《中原韻》之皆

來，今曲凡唱皆來韻者，其音後必收如衣。衣字乃支微齊之韻，古詩、樂府

在昔本亦歌唱，以收音相類爲韻部相附，故‘佳灰’通‘支微齊’也。”①

·４２２·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① 顧炎武《音學五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２５７頁上左。



（二） 第四部的讀音
顧氏第四部包括《廣韻》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

仙等韻。從《詩本音》注音來看，本部無論哪個韻都不改讀，説明顧氏認爲

古今音同，只是韻緩通用。

　 　 出自北門（二十三魂），憂心殷殷（二十一殷）。終窶且貧（十七真），莫知
我艱（二十八山）。（《邶風·北門》一章）

靈雨既零（古音力珍反），命彼倌人（十七真）。星言夙駕，説于桑田（一

先）。匪直也人（見上），秉心塞淵（一先），騋牝三千（一先）。（《鄘風·定之

方中》三章）

上二例中，“零”字《廣韻》在青韻，青韻屬於顧氏第八部。“零”字是由

第四部誤入青韻的，所以注了古音，其餘屬於本部韻的字都不注古音。

（三） 第五部的讀音
顧氏第五部包括《廣韻》蕭、宵、肴、豪、幽、尤（半）等韻。《詩本音》注音

並不改讀。

　 　 執子之手（四十四有），與子偕老（二十三晧）。（《邶風·擊鼓》四章）
牆有茨，不可埽（二十三晧）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二十三晧）也。所可

道（見上）也，言之醜（四十四有）也。（《鄘風·牆有茨》一章）

《唐韻正》尤韻“2 ”字注：“按，此韻中字可不必改音，亦如佳、皆、灰、
咍之與支、脂、之、微、齊也。”①不過《唐韻正》中也有個别幽韻字改從宵韻

的，如“幼”字注“古音一笑反”，“謬”字注“古音彌笑反”，是其體例不嚴

之處。

（四） 第六部的讀音
顧氏第六部包括《廣韻》歌、戈、麻（半）、支（半）等韻。從注音來看，其中

麻韻字與歌、戈韻字不同音。

·５２２·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① 顧炎武《音學五書》，第 ３１５頁上左。



　 　 丘中有麻（九麻），彼留子嗟（九麻）。彼留子嗟（見上），將其來施施（式
何反）。（《王風·丘中有麻》一章）

東門之池（古音沱），可以漚麻（九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七歌）。

（《陳風·東門之池》一章）

第六部中的支韻字（如“施池”）改從歌韻讀，而麻韻字不改。《唐韻

正》麻韻“麻”字注：“昔人讀麻爲磨，不知古音寬緩，歌、麻之合而爲一，正猶

支、微、齊、佳、灰之合而爲一也。故但讀如今音。”①不過《唐韻正》也有少

數麻韻字改從歌韻讀：馬韻“也”字注“古音羊可反”；“踝”字注“古音胡可

反”；“瓦”字注“古音五可反”；禡韻“化”字注“古音毁禾反”；亦是體例不嚴

之處。

（五） 第十部的讀音
顧氏第十部包括《廣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等韻。《詩本

音》本部各韻都不改讀，説明顧氏認爲古今音同。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二十一侵）。之子于歸，遠送于南（二十二覃）。瞻
望弗及，實勞我心（二十一侵）。（《邶風·燕燕》三章）

鼓鍾欽欽（二十一侵），鼓瑟鼓琴（二十一侵），笙磬同音（二十一侵）。以雅

以南（二十二覃），以籥不僭（五十六■）。（《小雅·鼓鍾》四章）

顧氏在《音論》卷中《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中引陳振孫《直齋書録解

題·韻補》説：“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

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②

（六） 顧炎武十部的古讀
顧氏在《詩本音》中的注音雖然襲用《廣韻》的韻目，但是卻不可能按照

《廣韻》的分韻去讀，而是另有一個參照。錢玄同説：“清代的古音學者對於

古韻之音讀，多數皆以現代官音讀《廣韻》之音爲準，如‘魚’部即讀ㄨ，

·６２２·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①

②

顧炎武《音學五書》，第 ２６１頁上。
顧炎武《音學五書》，第 ３１頁下右。



‘歌’部即讀ㄛ，‘陽’部即讀ㄤ；甚至明知‘佳’‘微’‘咍’三部必須分析，而
仍從‘支’‘脂’‘之’三韻的今音，一律讀ㄧ；‘真’‘文’雖分爲二，而仍一律讀
爲ㄣ。”①這話大體不錯，不過將“現代官音”改爲“當時官音”可能更加準
確。參照明清時的官話發音，不難把顧氏十部的古讀寫出來②。

表一　 顧炎武十部的古讀③

顧炎武十部 包含《廣韻》韻目 古　 讀 對應官話音

一、東冬 東冬鍾江 ｕ 龍［ｕ］

二、支脂之微祭
支（半）脂之微齊尤（半）祭廢 ｉ 地［ｉ］

佳皆灰咍泰夬 ａｉ 豺［ａｉ］

三、魚侯 魚虞模侯麻（半） ｕ 虎［ｕ］

四、真文元
真諄臻文殷魂痕 ｎ 人［ｎ］

元寒桓删山先仙 ａｎ 天［ａｎ］

五、宵幽
蕭宵肴豪 ａｕ 獒［ａｕ］

幽尤（半） ｕ 牛［ｕ］

六、歌
歌戈支（半） ｏ 駝［ｏ］

麻（半） ａ 馬［ａ］

七、陽 陽唐庚（半） ａ 羊［ａ］

八、耕 庚（半）耕清青 ｉ 龍［ｉ］

九、蒸 蒸登  龍［］

十、侵談
侵 ｍ 人［ｎ］

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ａｍ 天［ａｎ］

　 　 對照上表，顧氏改讀的用意就很容易理解了。顧氏深知不同部必不同
音的道理，所以析爲兩類的韻在讀音上一定要分開。尤韻入第二部的必從

支讀，麻韻入第三部的必從魚讀，支韻入第六部的必從歌讀，庚韻入第七部

·７２２·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①

②

③

錢玄同《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載於曹述敬選編《錢玄同音學論著選輯》，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 ６９—８９頁。
明清時官話有南北之别，表中拿來對照的是《五方元音》的韻目。這部書雖然主要反映的是北

方官話，但是經過年希堯增補後已經吸收了南方官話的成分，影響非常廣泛，因而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五方元音》韻部的擬音綜合了耿振生和葉寶奎的意見。

顧氏未立韻部名，表中附上後人韻部名以便對照，表二、表三同。



的必從陽讀。至於全韻皆誤的韻，江韻必改從東，不改就與陽同；侯韻必改

從模，不改就與幽無别。

第四部和第十部按明清時官話的發音應該已經分不開了，顧氏分開主

要是遵從考古的結果。另外，明清時的學者都還知道侵談以下九韻屬於閉

口韻，不少保守的韻書仍然把閉口韻獨立出來，所以他們至少在觀念上還

是能够區分閉口韻的。本文暫時假定明清學者意識中閉口韻的讀法是收

［ｍ］尾的。

第一、第八和第九三部都對應《五方元音》的龍韻。第一部與第八、九

兩部的元音不同，明代後期反映南方官話的韻書往往仍然將［ｕ］和［］

分作兩部①。第八和第九兩部從發音上似乎難以區分，顧氏分作兩部首先

是根據考古的結果。顧氏書中並没有給這兩部的字改注古音，所以我們還

不清楚他心目中這兩部讀音的區别究竟是什麽。第八部中三四等韻相對

多一些，所以表中暫時把第八部寫作［ｉ］，與第九部的［］相區别。

顧氏又認爲同部不必同音，這是受了韻緩説的影響。所以第二、四、

五、六、十各部都有兩種讀音。如果把讀音不同的韻都分開，顧氏的分部可

以增至十五部，比江永的分部還多出二部。但是顧氏並没有真正將真和

元、宵和幽、侵和談各部的界限分清楚，對第二部和第六部讀音的處理也不

合理。如果拿後來分部的標準衡量，顧氏的分部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韻

部。正如張民權所指出的，“這種韻部實際上具有韻攝的性質”②。

三、齊一變而至於魯———江永的古韻研究

顧炎武運用離析《唐韻》的方法，建立了第一個科學意義上的古韻系

統，但是由於没有完全擺脱韻緩説的影響，留下了不少遺憾。正如江永在

《古韻標準·例言》中批評的：“細考《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

緩不煩改字之説，於‘天田’等字皆無音。”③

江永徹底摒棄了韻緩説，對於顧氏存在兩讀的韻部，江氏有兩種處理

·８２２·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①

②

③

參看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二章。
張民權《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上册第 ２１７頁。
江永《古韻標準》，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４頁上左。



方法：一是分作兩部，即顧氏第四、第五、第十各部；二是合爲一讀，即顧氏

第二和第六部。此外，江氏還將顧氏第三部中的侯韻和虞韻的一部分分

出，歸入他的第十一部。

（一） 分顧氏第四部爲二
顧氏第四部包含兩種讀音。江氏將顧氏第四部分成他的第四、第五兩

部，但並不是簡單地按顧氏兩種讀音的界限劃分，而是離析了先韻。《古韻

標準》平聲第四部“總論”説：“自十七真至下平聲二僊凡十四韻，説者皆云

相通，愚獨以爲不然。真、諄、臻、文、殷與魂、痕爲一類，口斂而聲細；元、

寒、桓、删、山與僊爲一類，口侈而聲大；而先韻者界乎兩類之間，一半從真、

諄，一半從元、寒者也。”①

江永一改顧氏“‘天田’等字皆無音”的弊病，凡先韻歸第四部的字，

《古韻標準》全部改從真韻。

　 　 先，蘇鄰切（《廣韻》蘇前切）；千，倉新切（《廣韻》蒼先切）；天，鐵
因切（《廣韻》他前切）；堅，居因切（《廣韻》古賢切）；賢，下珍切（《廣

韻》胡田切）；田闐，徒鄰切（《廣韻》徒年切）；年，泥因切（《廣韻》奴顚

切）；顛巔，典因切（《廣韻》都年切）；淵，一均切（《廣韻》烏玄切）；玄，

胡匀切（《廣韻》胡涓切）

第五部則不需改讀。《古韻標準》平聲第五部八山韻注：“已上五韻

（按，指“元、寒、桓、删、山”）本與僊通，口呼微有侈弇，相去非遠。陸德明謂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此類是也。舊叶音反切下一字多取僊韻，欲合叶

音之似，恐失古音之真，今切音各隨本韻。”②先韻歸第五部的字，《詩經》只

有一個“肩”字，《廣韻》古賢切，《古韻標準》改爲古前切。改下字是因爲

“賢”字在第四部，改字未改音。

（二） 分顧氏第五部爲二
顧氏第五部也包含兩種讀音，江氏分成他的第六和第十一兩部，並將

·９２２·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①

②

江永《古韻標準》，第 ２７頁上左。
江永《古韻標準》，第 ２９頁下左。



顧氏第三部中的侯和虞的一部分歸入第十一部。在這個過程中，江氏離析

了蕭、肴、豪、虞各韻。

第六部不改讀。《古韻標準》平聲第六部“總論”説：“案此部爲蕭、肴、豪

之正音，古今皆同。又有别出一支與十八尤、二十幽韻者，乃古音之異於今

音，宜入第十一部，本不與此部通，後世音變始合爲一。顧氏總爲一部，愚謂

不然。此部之音口開而聲大，十一部之音口弇而聲細。《詩》所用畫然分明。”①

第十一部中尤、侯、幽韻字不改讀，虞、蕭、肴、豪韻字則改從尤、侯。

　 　 虞韻：愚隅，魚侯切（《廣韻》遇俱切）；芻，窗侯切（《廣韻》測隅
切）；濡，而由切（《廣韻》人朱切）；株，陟由切（《廣韻》陟輸切）；殳，徒

侯切（《廣韻》市朱切）；渝榆愉，容周切（《廣韻》羊朱切）；驅，袪由切

（《廣韻》豈俱切）；趨，七騶切（《廣韻》七逾切）；蔞，力侯切（《廣韻》力

朱切）；孚，方由切（《廣韻》芳無切）；樞姝，昌由切（《廣韻》昌朱切）；

躕，直由切（《廣韻》直誅切）；駒，居侯切（《廣韻》舉朱切）。

蕭韻：蕭瀟，蘇鳩切（《廣韻》蘇彫切）；條，徒求切（《廣韻》徒聊

切）；聊，力求切（《廣韻》落蕭切）。

肴韻：膠，居由切（《廣韻》古肴切）；怓呶，奴侯切（《廣韻》女交

切）；茅，莫侯切（《廣韻》莫交切）；包苞，逋侯切（《廣韻》布交切）；匏

炮，蒲侯切（《廣韻》薄交切）。

豪韻：牢，郎侯切（《廣韻》魯刀切）；鼛櫜，居侯切（《廣韻》古勞

切）；滔慆，他侯切（《廣韻》土刀切）；騷，蘇侯切（《廣韻》蘇遭切）；袍，

蒲侯切（《廣韻》薄襃切）；陶、綯、翿，徒侯切（《廣韻》徒刀切）；敖，五侯

切（《廣韻》五勞切）；曹、漕，徂侯切（《廣韻》昨勞切）。

（三） 分顧氏第十部爲二
顧氏第十部也包含兩種讀音，江氏分成他的第十二、十三兩部，並離析

了覃、談、鹽各韻。《古韻標準》平聲第十二部“總論”説：“二十一侵至二十

九凡九韻，詞家謂之閉口音，顧氏合爲一部。愚謂此九韻與真至仙十四韻

相似，當以音之侈弇分爲兩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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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江永《古韻標準》，第 ３１頁上左。
江永《古韻標準》，第 ４６頁下左。











《廣韻》上平七之、十六咍，上聲六止、十五海，去聲七志、十九代，

入聲二十四職、二十五德，爲古韻弟一部；上平六脂、八微、十二齊、十

四皆、十五灰，上聲五旨、七尾、十一薺、十三駭、十四賄，去聲六至、八

未、十二霽、十三祭、十四泰、十六怪、十七夬、十八隊、二十廢，入聲六

術、八物、九迄、十月、十一没、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鎋、十七

薛，爲古韻弟十五部；上平五支、十三佳，上聲四紙、十二蟹，去聲五寘、

十五卦，入聲二十陌、二十一麥、二十二昔、二十三錫，爲古韻弟十

六部。

五支、六脂、七之三韻，自唐人功令同用，鮮有知其當分者矣。今

試取《詩經韻表》弟一部、弟十五部、弟十六部觀之，其分用截乃然。且

自三百篇外，凡群經有韻之文及楚騷、諸子、秦漢六朝詞章所用，皆分

别謹嚴。①

四 段玉裁十七部的古讀

②

①

②



表三　 段玉裁十七部的古讀

段玉裁十七部 正　 音 變　 音 古　 讀 對應官話音

一、之 之 咍 ｉ 地［ｉ］

二、宵 蕭宵 肴豪 ｉａｕ 獒［ｉａｕ］

三、幽 尤 ｉｕ 牛［ｉｕ］

四、侯 侯 屋 ｕ 牛［ｕ］

五、魚 魚 虞模 ｙ 地［ｙ］

六、蒸 蒸 登 ｉ 龍［ｉ］

七、侵 侵 鹽添 ｉｍ 人［ｉｎ］

八、談 嚴凡 覃談咸銜 ｉａｍ 天［ｉａｎ］

九、東冬 冬鍾 東 ｕ，ｉｕ 龍［ｕ，ｙ］

十、陽 陽 唐 ｉａ 羊［ｉａ］

十一、耕 耕清 庚青 ，ｉ 龍［，ｉ］

十二、真 真 先 ｉｎ 人［ｉｎ］

十三、文 諄文欣 魂痕 ｉｎ 人［ｉｎ］

十四、元 元 寒桓删山仙 ｉａｎ 天［ｉａｎ］

十五、脂微祭 脂微 齊皆灰 ｉ 地［ｉ］

十六、支 支 佳 ｉ 地［ｉ］

十七、歌 歌戈 麻 ｏ 駝［ｏ］

　 　 拿《五方元音》來對照，顧、江的系統中雖然也有重複的韻目，但主要是
因爲閉口韻在官話中已經併入天、人兩韻；再就是東、耕、蒸三部都對應龍

韻，但是其實韻母還有區别。可是段玉裁的系統就不同了，分部更多，對應

《五方元音》重複的韻目也就更多。這就表明段氏開始擺脱了今音的束縛，

不因爲今音無法區别就認爲古音也没有區别。江有誥稱“段氏始知古音之

絶不同今音”（《古韻凡例》之二）①，説的正是這個意思。

段氏分了之脂支、真文、幽侯，也心知它們古音應當不同，但是卻没有

辦法在讀音上對它們加以區别，所以在晚年給江有誥的信中説：“能確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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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脂、之分爲三之本源乎？何以陳隋以前支韻必獨用，千萬中不一誤

乎？足下沉潛好學，當必能窺其機倪。僕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

（《答江晉三論韻》）①這是時代的局限使然，但是絲毫不能影響段玉裁的成

績。王力先生在《清代古音學》中説：“清代古韻之學到段玉裁已經登峰造

極，後人只在韻部分合之間有所不同（主要是入聲獨立），而於韻類的畛域

則未能超出段氏的範圍。所以段玉裁在古韻學上，應該功居第一。”②這個

評價毫不過分。

五、結　 　 語

任何學科的進步都離不開觀念和方法的革新，古音學也不例外。陳第

對叶音説的批判是古音學觀念上的一次革命，對清代古音學産生了直接的

影響。顧炎武開創了離析《唐韻》的方法，建立了第一個科學的古韻系統。

顧氏的不足在於没有擺脱韻緩説的影響，所以對幽宵、真元、侵談各部的界

限没有能做進一步的分析。江永徹底摒棄了韻緩説，明確了韻部的概念，

是古音學之一變③。江氏的局限在於没有脱離今音的窠臼，所以未能對幽

侯、真文、之脂支各部做進一步的劃分。段玉裁開始擺脱今音的束縛，使古

韻分部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是古音學之又一巨變。從江永對顧炎武的評價

和江有誥對江永、段玉裁的評價來看，清人對這個演進的過程已經有了比

較清楚的認識。顧炎武研究古韻，先變宋韻爲唐韻，再據唐韻上推古韻。

顧氏在《答李子德書》中引《論語·雍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④

來説明這個過程。本文也借用此語來評價從顧炎武到江永、再從江永到段

·７３２·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①

②

③

④

江有誥《音學十書》，第一〇頁上左至下右。段玉裁在晚年亦曾嘗試將脂部的讀音區分開。他

在《答江晉三論韻》中説：“第十五部之音，脂讀如追，夷讀如帷，黎讀如纍，師讀如雖，全韻皆以

此求之。微韻未變，齊韻則變而斂矣，皆近齊而稍變矣，灰又變而近咍矣。”（《音學十書》，第六

頁下右）這是把脂部全部讀成合口，但是實際上還是没有真正把三部的讀音區别開。

王力《清代古音學》，第 ４６３頁。
審稿專家指出：一個韻部是否只能有一個音讀，學界尚有不同看法。這確實是個值得討論的問

題，但是本文無法深入展開，只簡單補充兩點：第一，使用嚴格的韻部定義（有相同的韻基）可以

明確分部標準，減少爭議；第二，從清代古音學發展的實踐來看，明確韻部的定義確實推動了古

韻分部的進步。

顧炎武《音學五書》，第 ８頁下。



玉裁古韻研究的發展。

清代古音學的成就雖然以古韻分部著稱，但是始終没有脱離對音讀的

探討，音讀問題是貫穿清代古音學史的一條重要的線索。段玉裁雖然不能

區分之脂支、真文、幽侯的讀音，卻能依據考古把它們分開，這是段氏的可

貴之處，也提醒我們考古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性。古音學的每一次進步，

雖然都始於觀念的革新，但是最終都必須由考古來證實。當然，清人也並

不僅僅滿足於考古，在段氏之後，鄒漢勛、黄以周、章炳麟等對音讀問題有

了更深入的探討。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清人關於古韻音讀的研究還没有

實現本質上的突破，真正的突破要到現代語言學引入之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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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Ｑｉ （齊）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ｕ （魯）ａｎｄ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Ｌｕ （魯）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ｕａｎ ｏ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ｈｙｍｅ

Ｚｈａｏ Ｔ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ｈｙｍｅｓ ｏｆ Ｔａｎｇｙｕｎ （唐韻），Ｇｕ
Ｙａｎｗｕ （顧炎武）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ｈｙ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ａｒｒｈｙｍｅ （韻緩説），ｈｉｓ ｔ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ｒｈｙ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Ｊｉａｎｇ Ｙｏｎｇ
（江永）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ａｒｒｈｙｍ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ｙｍｅ 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ｙ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ｕａｎ Ｙｕｃａｉ （段玉裁）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ｈｙｍｅ ｇｒｏｕｐ；Ｇｕ Ｙａｎｗｕ （顧炎武）；Ｊｉａｎｇ Ｙｏｎｇ
（江永）；Ｄｕａｎ Ｙｕｃａｉ （段玉裁）；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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